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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子贡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解：这句话是子贡对老师孔子
的称赞。孔子的学问博大精深，子
贡认为：老师在文献方面的学问，
可以听得到，但老师关于人性和天
道方面的学问，却不能听得到。

孔子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教育
家，强调因材施教。人性与天道在
思想上都是比较玄远的，一般的学
生对此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孔子
在教学上谈这方面就比较少。但这
并不意味着孔子思想体系中就没有

这方面的东西，或者孔子就一点也
不讲这方面的内容。孔子说，“性
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谈性；孔
子还说，“五十而知天命”，知天
命要了天道，他其实也谈天道。当
然，孔子这方面确实讲得少，讲得
少也许因为缺乏问题刺激，思考得
不透彻。后世宋明新儒家，恰恰因
为在佛教的刺激之下，在性与天道
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儒家
思想有了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这
也符合思想发展的规律。任何一派
思想的创始人那里，可能有各种萌
芽，但肯定不会包含了后世的所有

发展，孔子也不例外。
5·14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

恐有闻。
解：子路是孔子弟子中行动力

很强的，老师教导他的东西，他很
快就见之于自己的行动，如果不能
行动，他大约心理上就不好受。因
此，他有所闻，还没有能够去做，
他就怕又有所闻。这是一种非常踏
实的作风。有人读书未完，绝不开
读新的书，就类似子路这点。这种
作风，持之以恒，可能要比那种泛
滥无边、蜻蜓点水式地做事、读书
方式，有更大的收获。

5·15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
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解：“文”是一种谥号，《逸
周书·谥法》中有定义“学勤好问
曰文”。在这里子贡问孔子：“孔
文子何以被谥为‘文’？”孔子解
释说：“他聪敏而又好学，不耻于

向不如他的人请教，所以被谥为
‘文’。”可以看出，孔子的解释
与《谥法》中对“文”的定义是基
本 类 似 的 ， 可 见 古 人 把 人 称 为
“文”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仅仅有
学问而缺乏勤奋、谦虚等美德，并
不能称为“文”的。正如今天，一
个人可以是研究生毕业，但缺乏做
人的一些基本素养，并不能被称作
文化人的。

5·16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解：子产是当时郑国的一位杰
出政治家，孔子评价他说：“他有
四条美德符合君子之道：他自己的
容颜态度谦恭庄严，他对待君上认
真负责，他以惠民之心养民，他以
合乎道义的原则役使人民。”这里
的君子应是统治者。作为一名好的
统治者，孔子认为有四条标准：
恭、敬、惠、义，说白了就是自己

修身要严谨，对于政事要严肃认真
不可懈怠，要让自己治下的民众过
上好日子，役使人民要符合一定的
道理。这四条标准到今天也不过
时，值得每一位从政的人好好参
悟，真正能够做到了，一定是一位
好干部，修身、做事、用权、为民
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5·17子曰：“晏平仲善与人
交，久而敬之。”

解：晏平仲是齐国的贤大夫，
孔子评价他说：“晏平仲善于和别
人交友，交往时间越长，别人越敬
重他。”这是对晏平仲交友特点的
称赞，似乎很简单，但能做到这一
点，其实非常不简单。很多人与朋
友交，一开始会好得不得了，但随
着时间推移，要么因没有边界和分
寸而心生芥蒂，要么因有物质上的
不平衡而不欢而散，等等，其不再
敬重朋友，朋友也不再敬重他。而
晏平仲却能做到时间越长朋友越敬
重他，这说明晏平仲在与朋友交往
的过程中，一定是立身很严，时间
越长，越能让朋友发现他更多的优
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
同怀视之。在人的一生中能交到一
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朋友，实乃是
人生之大幸福。

被称作有文化，并不仅仅要有学问
赵宗符

一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
喜欢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
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忙，客舱是
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一
个双人客舱，但当听到同伴的名字
时 ， 我 就 有 点 灰 心 了 。 “ 凯 兰
达”，这使我有一种在空气窒息不
流通的房间里的感觉。想起在这14

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
横滨)，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
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
名字，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
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
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
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
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
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
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在吸烟室里，我要了一副单人

玩的纸牌，正准备开始玩的时候，
一个人走了过来向我问好。

“我是凯兰达。”他在我面前
坐下，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 哦 ， 我 们 好 像 住 在 一 个 房
间。”

“听说你是英国人，我感到很
高兴。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同胞，确
实让人激动。”

“你是英国人？”
“当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英国人。”说着他拿出他的护照递
给我。

“想喝点什么吗？”他问道。
我疑惑起来。美国正在实行禁

酒令，船上是找不到一滴酒的，但
是凯兰达狡黠地朝我笑了笑。

“威士忌，苏打还是鸡尾酒，
你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说着，他
从后裤袋里摸出两个瓶子，放在我
面前的桌子上，我兴奋起来，找服
务员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

“嗯，不错。”我说。
“是的，我这里还有好多这样

的酒，船上如果还有你的朋友的
话，你可以把他们都叫来。”我没
有说什么。

接着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
西斯科，谈到戏剧、绘画和政治。
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
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重新拿起我的
牌。

“你喜欢纸牌魔术吗？”
“不喜欢。”我又开始讨厌他

了。
“我来给你表演一个。”他抽

出三张牌递给我。但我没有理他，
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

“哦，很好，我已经为我们俩
订了座位，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块
儿。”

我不喜欢凯兰达。
他不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而

且一天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
子上吃饭。不论我在什么地方，都
无法摆脱他。要是在我家里的话，
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砰”地把门关
上，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
的人。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
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
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
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安排音
乐会，举办化装舞会。我想大家一
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
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
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
们对他的恭维。

二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
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
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
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
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
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
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
的不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
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
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
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
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
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
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
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
纽约待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
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
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
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
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
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

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
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
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凯兰达
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珍珠的事。我
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不会很多，
但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反驳凯兰达的
机会。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卷入了
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刚开始，
凯兰达还是情绪激昂，滔滔不绝，
但不久，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最
后，他显然是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
痛了，敲着桌子叫道：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
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
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
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
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
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
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
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
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
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
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
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
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
把柄。

“ 是 的 ， 这 种 珍 珠 非 常 精
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
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 1 . 5万美
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
1 . 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拉姆齐
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
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
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

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
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
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
怂恿道。

“可以。”
“不，拉姆齐，你怎么能拿一

件事实和人打赌呢？”拉姆齐夫人
劝阻道。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
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会，那才是
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

呀？”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

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

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

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
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
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
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
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
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
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
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
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
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
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
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
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
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
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
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
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
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

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
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
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
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
痛。

三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
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
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
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
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
字体写着“给凯兰达”。

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

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信封撕

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

个傻瓜。”他说。
“那珍珠是真的吗？”我问道。
“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的

话，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待
一年。”他拿出钱包，把100美元
放了进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
欢凯兰达了。

（摘自群众出版社《万事通先
生》，毛姆 著）

万事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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